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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军
每次走过这里，我都会不由

自主地慢下脚步。

这里，是一片荒地，一片城市

里难得一见的荒地。荒地，四四

方方，一眼望去，面积还不小。

城市里，寸土寸金。这不，荒

地四周的高楼，挤挤挨挨、密密麻

麻。可是，怎么就落下了它？个

中原因，我不得而知。

我不是觉得可惜，我之所以

慢下脚步，完全是被这片荒地的

“风情”所吸引。

荒地上有些花木。荒地所

在，以前是城郊的农田。这些年，

我们的城市不断发展壮大，所以

过去的城郊，而今已俨然成为城

市的黄金地块。荒地估计老早就

被征用，这些花木估计是征用前

的农田主人们所种。随着农田被

征用，这些花木，再无人修剪、照

料，仿佛成了野生野长的野树。

无人修剪、无人照料的这些花木，好

似长得更加恣肆、欢快。茶花、桂

树，尽管都是些常见的寻常花木，但

一棵棵绿油油、郁葱葱的，望去朝气

蓬勃、生动可爱。

比花木长得更昂扬、更欢畅的，

是各种各样的荒草。有长茅草、革

命草、狗尾巴草……你能想到的那

些野草野花，仿佛在这里都能找到

它们的身影。我想，把这里称作“百

草园”，应当是名副其实的。它们，

有些聚族而生，一种种、一块块，显

得阵营分明；有些却又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一派共生共荣的模样。然

而，井水不犯河水也好，和谐共处也

罢，这些应当都只是表象，暗地里它

们各自使劲，各自积聚能量，一旦风

吹草动，它们便摇旗呐喊，或单兵作

战，或三军用命，努力扩张着各自的

地盘。这是一场美丽的战争，更像

一场盛大的舞蹈，鹅黄嫩绿的裙摆，

起伏飘扬的动作，流光溢彩、波澜壮

阔，更有一朵朵粉嫩粉嫩的野花，似

一支支精美的号角，吹奏着销魂的

乐曲。遇上这么一场战争是有幸

的，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有的

只是草木散发的清新、花朵逸出的

芬芳。呼吸着这种清新芬芳的气

息，仿似有一条带着百花香的明澈

小溪，在身体里汩汩流淌，让人很是

受用。

荒地上还“镶嵌”着一两块菜

地，估计是周边居民开垦的。这些

菜地都不大，形状也不甚规则，且东

一块、西一块的，可是因为种上了各

种菜蔬，便也显得可亲可爱。

最妙的，还是月夜，打从这一片

荒地边走过，耳边犹如潮水一般，传来

一阵一阵我们久违了的虫鸣蛙唱

……真不知，在这片荒地上，隐藏着多

少自然界的歌手？它们歌哭于斯，用

各自美妙的嗓音，歌唱生活、赞美自

然。这一片荒地，无疑是它们在这个

城市的一方“世外桃源”。听着它们的

赞美诗，听着这些自然之声、天籁之

音，让人恍似回到了童年的村庄，进

入了那个“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的旧梦里。

也许是我来自农村的缘故吧，

在城市里遇见这么一片充满“田园

风”的荒地，倍感亲切和欣喜。所

以，从遇见它的那天起，我出门散

步，便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多往这

边走。到了这里，绕着荒地走上几

圈，看看草、嗅嗅花，听一听虫鸣，感

觉心里就似住进了一缕清风、一片

明月，轻快、透亮，无比舒爽！

我心里明白，这片荒地早晚总

会消失不见。果然，有一天当我再

次走过这里，荒地上的花木、野草和

菜蔬，都已不翼而飞。不久，荒地四

周，还围上了作为建筑工地标志的

围栏。

尽管有预期，尽管明白城市建

设和发展是好事，可我的心里，依然

弥漫起了一丝淡淡的惆怅……

城里的“一片荒地”

沈潇潇
说起日岭或曰岭，奉化人基

本上会指向同一道岭，即现界于

锦屏街道外应村和萧王庙街道里

应村之间的那道山岭。

我在报社时，有多篇对此岭

名称来历持不同观点的稿件见诸

于报。我当时的想法是：这道岭

的名字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

谜团，通过提供不同的文本有助

于有心人去关注、探究，以期接近

真相。

持日岭说的作者们的主要依

据是历代奉化县志的记载。确

实，历志山川卷对这道岭的记载

都是明明白白的日岭。历志所辑

录的相关诗文也都称日岭，如宋

末元初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就作

有《日岭》一诗。戴表元曾经一度

在日岭麓的法华寺与著名文学、

艺术家赵孟頫、黄溍一起讲学论

道，时称“三绝”，想来不大可能出

错诗题。这道岭周边村落的宗谱

也可佐证此岭为日岭，如《日岭何

氏宗谱》村有十景，“日岭朝暾”为

其中之一，且有同题目诗《日岭朝

暾》：“天鸡一唱海门红，百级崔巍

岭正东。欲上峰头观日出，晓钟

遥度法华宫。”我也曾查阅过清代

的奉化地图，标的也是日岭。如

此看来，这岭称日岭还有疑吗？

持曰岭说的作者们有疑，其

主要依据是今人对这道岭的口语

称呼。是的，在奉化民间说起

“yue（曰）岭”几乎都知道是哪道

岭，而说起日岭知道的人就要少

许多了。并且，奉化民间有个经

典的“曰岭夫人”故事，从没人称

日岭夫人。民间的口口相传不会是

空穴来风。如此看来，这岭叫曰岭

也可成立。

问题是日与曰的发音大相径

庭，同一条岭怎么能既叫日岭又叫

曰岭呢？

有人试图解谜。之一：日与曰

的发音虽大相径庭，但字形却非常

近似，即日字高曰字扁，古籍在活字

刻印、排版过程中产生了常见的鱼

鲁亥豕（即把鲁字错成鱼，把亥字错

成豕）之误，原来的曰岭就成了日

岭。之二：一岭双名，本名是日岭，

又叫曰岭，就像有的人除正名外还

有小名。之三：两岭说，其中也有分

支，一支说在里应村与外应村之间

的那道岭叫曰岭，西起林家村、东至

西圃村的那道岭，即现在的西圃岭

是日岭；另一支说前者是日岭，后者

叫曰（或月）岭。

三种解释看似自圆其说，却并不

能令人信服。如其一鱼鲁亥豕说成

立，那为什么志书中都一例印作日而

没有曰呢？即为什么只有鱼错成鲁

而没有把鲁更正为鱼的？如其二双

名说成立，那应该是书面或口头都

会同时出现日岭、曰岭双名混用，但

现在为什么口头和书面的叫法会如

此泾渭分明呢？如其三西圃岭为日

（或曰、月）岭说成立，那为什么在历

代任一部奉化县志中同时都有日岭、

西圃岭的记载呢？如《奉化补义志》

载“伏下曰西圃岭，突起曰同山”，所

记根本不是日岭的地理方位。

我一直倾向于日岭说。判断有

二：一是因为有历志等地方文献记

载的强有力支持；二是在奉化方言

没有“曰”这个词。曰的基本字义是

“说话”，在奉化方言里也没“说”这

个词，表达“说话”意义的词在奉化

方言中是“讲”和“话”。既然方言中

没“曰”这个词，那又怎么可能会以

“曰”来命名一道山岭呢？尽管判断

有据、逻辑无懈可击，但我还是迷

惑：奉化民间确实称文献记载中的

日岭为“yue（曰或月）岭”，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后来在相关文章中读到林家村

《梅溪林氏宗谱》中辑录的《梅溪形

胜记》部分文字：“自鞍山东行望之，

巉岩壁削，有形方而色白者为‘窗岩

得月’也。岩后一峰，中起两翼旁

舒，林壑深幽，山光明媚，为‘花湾春

日’。过此即日岭，奇岩有胜，山寺

祀护国夫人。”这段文字出现了日和

月两个字，使我在一团迷雾中看到

一丝亮光：这月字是否就是口语中

的曰字呢？即口语中的曰岭是否由

月岭而来呢？但这段文字中只出现

日岭而没出现月岭，使我不好轻下

结论。再看到《日岭何氏宗谱》中

《月岭晚霁》一诗，我再次感到月岭

的存在，但这还只是孤证。

最近受邀点校清末民初的《奉

化补义志》，在卷八水派中看到如下

文字：“伏下曰日岭，东曰日岭，西曰

月岭，突起乌峰山，岩石大十团高十

余丈，屹立如妇人，所谓新妇岩也，

今曰月岭夫人。”即这道山脉的低伏

处通称日岭，再细分，东坡叫日岭，

西坡叫月岭，突起处叫乌峰山，月岭

夫人石在乌峰山上。这段文字对

岭、峰、石的方位分述得非常清晰。

至此，我以前的判断得到证实，这道

山岭果然有两个名，不过不是日岭

和似是而非的曰岭，而是通称日岭，

东西分称日岭、月岭。其实，在历志

中偶然也出现过月岭的记载，但不

是在山川地理卷中，而是在其他关

联记载中，如清光绪《奉化县志》在

卷十三大事纪中写到太平军败时

“开北门由月岭分队而遁”。这样，

《奉化补义志》和《日岭何氏宗谱》中

的《月岭晚霁》诗及光绪《奉化县志》

之间得到了相互印证。

真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

人们口语所称的是月岭而非曰岭，

但记录者在形诸笔墨时为兼顾历志

记载文字和人们口语表达之间的关

系，处理成了“月”音“日”形的

“曰”——这一讨巧的权衡之举恰是

真正的鱼鲁亥豕之误，让后人在这

个误区里摸索得好苦！至于民间习

惯于称月岭而非日岭，大概是由于

月岭夫人的传说太深入人心了吧，

而没把月岭夫人称作日岭夫人，大

概是前者的音和义更适用于女性名

字，毕竟日阳月阴和男阳女阴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认知之一。

奉化历代县志都为官修，近 20
万言的《奉化补义志》却是蒋葭浦布

衣蒋裳“以衰朽之年，就所知、所见、

所闻以补光绪志之遗”之作。像日月

岭这样的补遗性记述，官修者因其微

而不屑于收录，对蒋裳私修行为也颇

不屑甚至打压，如蒋裳向县志局借用

地理测量仪器，两年间竟“数请不

允”，成稿后“缮写成秩，送呈志局”，

又“竟遭屏弃”，致这部私修志书在后

世一直默默无闻，也致曰岭之误延至

今。今得悉奉化地方志办公室欲将

这部补义志点校付梓，不禁欣然，且

日曰之争也可休矣。

日曰之争今日休

南慕容
春分到清明，群芳争妍，草

木葳蕤，燕子斜飞，蜂蝶留连，

这是一年最好的季节。在最好的

季节里，去江南的深巷，打一杯

叫“竹叶青”的酒，下酒菜可以

是春笋、芝麻螺、肥美的长街蛏

子，如果有桃花鲻鱼，则以上三种

都可以舍去。

清道光年间的《浒山志》云：

“鲻鱼，生浅海中，专食泥土。身

圆，口小，骨软，肉细，若浒山后海

出，谓之本涂鲻鱼，味尤美。”浅海

和河水交界的杭州湾盛产鲻鱼，

“本涂鲻鱼”到了象山港，称之为

“上洋鲻鱼”。鲻鱼很有辨识度，

纺锤形的身子，圆形的鳞片，在鱼

类中，它的外形算得上温婉可

亲。岱山渔谚云：“黄鱼会叫，鲻

鱼会跳，文鳐能飞，狮鱼爱唱。”在

冬天，鲻鱼会用海藻缠绵身体，用

来抵御严寒，到了桃花盛开的仲

春，大批鲻鱼进入海口，向内河游

来，这时是鲻鱼肉质最为肥美的

时候，此时渔民只需将船开到鱼

群游动的正前方，无需张网，就有

大批受了惊扰的鲻鱼纷纷跳入船

中，“跳艇”别名由此而来。同期

象山港出名的还有马鲛鱼。家乡

人把这个季节的鲻鱼叫做“桃花

鲻鱼”，马鲛鱼前则冠以“清明”两

字，一个以花名，一个以节气，两

者都是时令的馈赠，可谓一时瑜

亮。从美誉度来说，桃花鲻鱼更

胜一筹。桃花艳名动天下，以桃

花命名的水产，据我所知，只有鲻

鱼，可见人们对它的厚爱。

与马鲛鱼相比，鲻鱼的口感

更为细腻，马鲛鱼适合做熏鱼，而

鲻鱼则适合做鱼生。葛洪《神仙

传》里记载三国时吴国的隐士介

象与吴主讨论哪种鱼脍最好吃？

介象说：“鲻鱼脍为上。”我有一位

厨师朋友，擅长做生鱼片，就近取

材，选用个头较大的象山港出产

的鲻鱼或铜盆鱼。有一次从渔民

那里购得一条十斤左右的桃花鲻

鱼，请我们大快朵颐。鲻鱼分为

三段，头部清蒸，鱼尾与雪菜笋丝

共煮，中间一段便是鲻鱼刺生。

朋友刀工娴熟，片鱼如奏琵琶，先

刮尽鳞片，从鱼尾下刀，一切、一

批、一抹、一溜，骨肉分离，剔出完

整的骨架，随即菜刀淋一遍淡盐

水，“呲呲呲”，手起刀落，如电光

火石，片刻间薄如纸片的刺生整

齐地出现在案板上。虽然那一天

调料没有日本刺生那么讲究，大

多数人也不习惯芥末冲鼻的味

道，夹起一块接近透明的鲻鱼片，

在美味鲜酱油碟中稍稍一浸，投

入烟云之唇，先用嘴角轻抿，再用

牙齿轻啮，最后用舌尖去拥抱那

一片轻舞飞扬的雪花……我第一

次，在刺生中吃出了那种甘之如

饴的绝味。

鲻鱼刺生虽然味美，却不过

瘾，适宜做刺生的只有中间的一

段，而刀工几乎是所有刺生的关

键。在我的饕餮生涯里，仅吃过

两三次鲻鱼刺生。几年前，曾经

有一次我尝试自己片鲻鱼，厚薄

不均、常有粘连，影响了口感，对

于珍贵的原材料是极大的浪费，

此后，我就放弃了做刺生的想法。

事实上，在浙东沿海，只有咸菜烧鲻

鱼才是最常见、最正宗的做法。

咸菜这东西，平时静静蛰伏在

菜缸里，是食材中最为朴实本真之

物。古人云：“咬得菜根，百事可

做。”换作厨子云，则谓：“咸菜一出，

百味皆降。”世上最鲜美之物，若岱

衢洋的黄鱼，象山港的马鲛鱼，只有

咸菜才能烘托这种至鲜的臻味。一

道“雪菜大汤黄鱼”，之所以名列宁

波十大名菜之首，也许是野生黄鱼

日渐稀少、物以稀为贵的缘故。桃

花鲻鱼的鲜味其实不遑多让，与大

黄鱼的贵族气质相比，它更多是民

间的气息，是时节的点缀，也是家常

的菜肴。我在溪口有一朋友，每年

桃花灿烂的季节，就会从邻近市场

带去一点海产，去他家赏花喝酒。

带壳类的海产，是必不可少的下酒

物，每次不尽相同，有时是石蟹，有

时是带子虾，有时是螺，有时是蛤

贝，唯一不可或缺的却是一条桃花

鲻鱼。朋友家是山区，备下了许多

山家清供，他制作的酱油笋和咸菜

是一绝。山里人朴实，烧鱼也不用

盘子，取一个大海碗。有一次我带

去的鲻鱼有五六斤重，海碗也不够

盛，就祭出了一个大盆。这条桃花

鲻鱼的肚子里有很多鱼子，按理

说，应该另烧一道菜，他也不讲

究，一锅端了上来。热气蒸腾，锅

中层次分明，先是金黄的鱼子，再

是褐色的咸菜，然后才是分成三段

的鲻鱼，笋丝点缀其间，若云蒸霞

蔚。朋友说：“鲻鱼本来就鲜，与

鱼子同煮，是鲜上加鲜。另外，从视

觉上来说，咸菜根若桃枝，鱼子若桃

花，鱼肉洁白，像掩映的日影云光。

这才是名至实归的桃花鲻鱼。”朋友

是乡村办酒席的厨子，也是一个文

艺青年，对于美食常常有诗意的联

想。但我之所以留恋他烧的桃花鲻

鱼，咸菜的搭配是其中的关键。不

能太老，老了则太咸；也不能太新，

新了则令鱼肉涩。也许年头吃到年

尾的咸菜缸里，只有那一个月、那一

星期、那一天的咸菜才是最适合烹

桃花鲻鱼的。

鲻鱼的家常烧法当然不止咸菜

这一种，但如果是桃花鲻鱼，除了咸

菜，和比较奢侈的鱼生，红烧、清蒸、

葱油、剁椒之类的都有点暴殄天

物。如果是其他季节的鲻鱼，我不

反对过一下油，用酱油红焖，因为那

时鲻鱼的肉质变得粗糙，味道也有

点淡。“无味使之有味”，也许红烧是

更好的烹饪方法。在著名的“象山

十六碗”中，有一道冷菜叫“鲻鱼

冻”，看上去像红烧，其实却是加入

葱、酱、老酒、酱油后清蒸，冷却一

夜，晶莹棕红的汤汁凝结成鱼冻，却

不减鲜味。作为开胃菜，炝蟹在本

地无处不在，但鲻鱼冻似乎只有在

象山人的餐馆里才能吃到。清明前

后，不知它们会不会被风雅地称为

“桃花鲻鱼冻”呢？

张志和诗云：“桃花流水鳜鱼

肥。”千年前的词句令鳜鱼很出名，

但我想起来的只有徽州臭鳜鱼的味

道，未曾听闻有“桃花鳜鱼”的说

法。自然何其钟爱，只把桃花的冠

名权给了家乡的鲻鱼：“鲻鱼佐餐胜

鲈鱼，最好桃花泛浪初。”

桃
花
鲻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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